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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　　文

１．郑伯克段于鄢

《左传》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庄公及共叔段当初，郑武

公从申国娶来妻子，叫做武姜。生了庄公和共叔段两个儿子。庄公寤生［１］，

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恶之庄公出生时难产，惊吓了姜氏，所以取名叫

“寤生”，从此就厌恶他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，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

姜氏喜欢共叔段，想要立他做太子，屡次向武公请求，武公不同意。

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。到了庄公即国君位，姜氏请求把制这个地

方封给共叔段。公曰庄公说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佗［２］邑唯命

制是很险要的地方，从前虢叔曾死在那里，其他地方就听从您的吩咐。”请京，使

居之，谓之“京城大叔”。姜氏替他讨封京地，庄公叫共叔段住在那里，称他
为京城太叔。

祭仲曰祭仲说：“都城过百雉［３］，国之害也都市的城墙超过一

百雉，便是国家的祸害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参国之一；中，五之

一；小，九之一先王的制度，大城不得超过国度的三分之一，中等的不得超过五

分之一，小的不得超过九分之一。今京不度［４］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现在

京地的城墙不合法度，不是先王的制度，您将要受不了。”公曰庄公说：“姜氏欲

之，焉辟害姜氏要这样，又怎能避开祸害呢？”对曰祭仲回答说：“姜氏何

厌之有！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姜氏哪里有满足的时候？不如早

点做好安排，不要使他的势力滋长蔓延。蔓，难图也；蔓草犹不可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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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君之宠弟乎蔓延开来，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的野草，尚且难以除掉，何况是您

宠爱的弟弟呢！”公曰庄公说：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［５］，子姑待之做多

了不义的事情，一定自取灭亡。您暂且等着吧！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［６］北鄙贰于己［７］不久，太叔命令郑国西、北边

区的城邑从属于庄公也从属于自己。公子吕曰公子吕说：“国不堪贰，君

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

民心国家受不了这种两属的情况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如果要把郑国送给太叔，那就允

许我侍奉他；要是不给太叔，那就请您除掉他，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。”公曰庄公

说：“无庸［８］，将自及不用除掉，他会自己害自己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

己邑，至于廪延太叔又把原是两属的地方收归自己所有，并扩展到了廪延。

子封曰子封说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可以采取行动了。地方一多，将会得到更

多的人归附。”公曰庄公说：“不义不暱［９］，厚将崩他既对国君不义，对兄

长不亲，地方多也会垮台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太叔积极修筑城墙，储积粮

食，制造铠甲、武器，编组步兵和战车，将要偷袭郑国。夫人将启之姜夫人也将

替他打开城门，作为内应。公闻其期，曰庄公得知太叔袭郑的日期，便说：

“可矣可以了。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

入于鄢，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于是命令子封率领二
百辆战车去征讨京城。京城的人也背叛太叔，太叔逃跑到鄢。庄公又追到鄢去征讨

他。五月辛丑日，太叔逃到共国去了。

书曰鲁国史书上写道：“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

故不言弟为什么这样写呢？因为段的所作所为不像个做弟弟的，所以不说“弟”；

如二君，故曰克像是两个敌国的君主打仗，所以叫做“克”；称郑伯，讥失

教也直称庄公为“郑伯”，是讽刺他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；谓之郑志，不言出

奔，难之也说这是他本来的意思。不说“出奔”，是难以明说其中缘故。

遂寘［１０］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于是，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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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誓说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不到黄泉，不再见面！”既而悔之不久又

后悔不应该这样。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颍考叔是在

颍谷主管疆界的官，听到这件事，去给庄公进献物品。公赐之食。食舍肉。

公问之，对曰庄公要他吃饭，他吃时把肉留着。庄公问他，他回答说：“小人

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我有母亲，我孝

敬她的食物都吃过了，就是没有吃过国君的食物，请您让我把肉带回去献给母亲。”

公曰庄公说：“尔有母遗，繄［１１］我独无你有母亲可献食物，我独没有

啊！”颍考叔曰颍考叔说：“敢问何谓也敢问这是怎么说？”公语之

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庄公说明了缘由，并告诉了他自己很后悔。颍考叔回答

说：“君何患焉！若阙［１２］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您何
必为这件事忧虑呢？如果挖地见到了泉水，再打一条地道在里面相见，还有哪个说不

对呢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庄公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庄公入地道时赋诗说：

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大隧里面，母子相见，多么快乐啊！”姜出而赋

姜氏走出地道时赋诗说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［１３］大隧外面，母子相

见，多么舒畅啊！”遂为母子如初于是母子便像从前一样。

君子曰君子说：颍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颍

考叔可算是真正的孝子。爱他的母亲，又扩大影响到庄公。《诗》曰《诗经》上说：

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，永远影响和感化同类的人。”

其是之谓乎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

【注释】

［１］寤（狑ù）生：同“悟”。本义“醒着”，这里指“难产”。
［２］佗：同“他”。
［３］雉：量词。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叫一雉。这里是指超过标准。
［４］不度：度，制度，这里用作动词，不合制度的意思。
［５］毙（犫ì）：是跌倒的意思。这里是失败的含义。
［６］鄙：边疆。
［７］于己：于，属于；己，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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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８］庸：同“用”。
［９］暱：同“昵”，音“狀ì”，亲近的意思。
［１０］寘：同“置”（狕犺ì），指放置、安置。
［１１］繄（狔ì）：语气助词。
［１２］阙：同“掘”，挖的意思。
［１３］泄（狔ì）：和乐自得的心情。

【赏析】

文章所记述的史实发生在春秋初期地处中原的郑国，
是一场宫廷内部的充满血腥杀伐之气的政治性冲突：郑庄
公和他的弟弟共叔段为争夺统治权力，在家族内部演出了
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。导致悲剧的契机是庄公的母亲武姜
对共叔段的偏爱。
宫廷事变，往往情节错综复杂，矛盾千头万绪。文章仅

五百余字，却将事件的始末因由交代一清二楚，足见文字洗
练，布局紧凑，叙事技巧令人叫绝。
文章刻画人物的手法堪称独到，人物的语言成为塑造

其形象的主要艺术材料。文章着重刻画的人物是郑庄公。
为了表现出他的深藏不露、老谋狠辣、处心积虑、蓄势待发，
文中记述了他与武姜、祭仲、公子吕、颍考叔等人的几次对
话。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”———看似无可奈何，实则姑息待
时；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———表面不动声色，内心已孕杀机，
“无庸，将自及”———依旧泰然自若，早已成竹在胸……语言
简短，却颇具个性，三言两语就把一个狡黠、奸险的政治家
的脸谱勾勒得十分鲜活。

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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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齐桓公伐楚盟屈完

《左传》

春，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春天，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去偷袭蔡国。

蔡溃，遂伐楚蔡国的军队被打垮了，随即移兵讨伐楚国。楚子使与师言

曰楚王派使者对齐侯说：“君处［１］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［２］马

牛不相及也你们住在北方，我们住在南方，就是马牛放牧走失了，也到不了对方

国境之内的。不虞［３］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没有料想到你们会来到我们

这里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管仲对曰管仲回答说：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

太公曰从前召康公代表周王命令我齐国先君太公道：‘五侯九伯［４］，女

实［５］征之，以夹辅［６］周室诸侯如犯有罪过，你可以去征讨他们，辅佐周王

治理天下。’赐我先君履［７］周王还赐给我先君征伐的范围：东至于海，

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东到海边，西到黄河，南到穆陵，

北到无棣。尔贡包茅不入［８］，王祭不共［９］，无以缩酒，寡人是

徵［１０］你们应该贡给周王的包茅却不献进，以致周王祭祀的时候没有滤酒的东西，我

要责问这件事；昭王南征而不复，寡人是问昭王南下巡狩到楚国没有回

去，这件事我也要问个清楚。”对曰楚使回答道：“贡之不入，寡君之罪

也，敢不共给没有贡上包茅，确是我君的罪过，以后再不敢不贡了。昭王之

不复，君其问诸水滨至于昭王没有回去，你到汉水边去问吧。”

师进，次于陉［１１］于是诸侯的军队向前推进，驻扎在陉地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师夏天，楚王派屈完去诸侯军中求和。师退，

次于召陵诸侯的军队向后撤，驻扎在召陵。

齐侯陈诸侯之师，与屈完乘［１２］而观之。齐侯曰齐侯把

诸侯的军队摆开，和屈完同坐一辆兵车检阅队伍。齐侯说：“岂不穀［１３］是为？

先君之好是继［１４］这么多的诸侯同来，难道是为了我吗？不过是为了继承先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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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友好关系罢了。与不穀同好，何如你们和我同样友好，怎么样？”对曰

屈完回答说：“君惠徼［１５］福於敝邑之社稷，辱［１６］收寡君，寡君

之愿也您的恩惠使我们国家获得幸福，您又不嫌屈辱，收纳我君，这正是我君的愿

望啊。”齐侯曰齐侯道：“以此众战，谁能御之？以此攻城，何

城不克我用这么多的军队去战斗，谁能抵御他们？用这些军队去攻城，哪座城不能

攻破呢！”对曰屈完回答说：“君若以德绥诸侯，谁敢不服您如果用恩

德来安抚诸侯，哪一个诸侯敢不服从您？君若以力，楚国方城以为城，

汉水以为池，虽众，无所用之您如果要动用武力，那么，楚国有方城山可

以作为城墙，有汉水可作护城河，您的军队再多，也没有什么用处！”

屈完及诸侯盟屈完便和诸侯订了盟约。

【注释】

［１］处：居住。北海：泛指北方。下句南海泛指南方。
［２］风：走失。
［３］不虞：不料。涉：趟水过河，这里当进入讲。
［４］五侯九伯：五、九皆虚数，泛指所有的诸侯，形容其多。
［５］女：汝，你。实：是。
［６］夹辅：辅佐。
［７］履（犾ǚ）：践踏。这里指齐国可以征伐的范围。
［８］包：束。茅：青茅。入：纳。此处指纳贡。
［９］共：同“供”。下同。
［１０］徵：问，追究。
［１１］陉（狓í狀犵）：山名。次：进驻。
［１２］乘：乘兵车。
［１３］不穀：不善。古代诸侯自称的谦词。
［１４］先君之好是继：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。
［１５］徼（狔ā狅）：通“邀”。求。
［１６］辱：屈从。收：收容，接纳。

【赏析】

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，带领八国的军队去伐楚，但楚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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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不示弱，齐国终未达到目的，最后齐、鲁等国不得不和楚
国在神前立誓，订立和约。
文中对双方的描写都很传神：管仲是在无理中找借口，

齐侯则是一副霸王神气；楚国使者的对答，随机应变，使对
方无懈可击，特别是屈完的话，不卑不亢，委婉中带强硬，真
是绝好的外交辞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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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宫之奇谏假道

《左传》

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［１］。宫之奇谏曰晋侯再次向虞国借

道去攻打虢国。宫之奇向虞公进谏说：“虢，虞之表［２］也。虢亡，虞必

从之。晋不可启［３］，寇不可玩［４］虢国，是虞国的屏障，虢国一亡，虞国

必然随着灭亡。晋国的贪心不可助长，外部的敌人不可忽视。一之为甚，其

可再乎借道一次给它就已经过分了，难道还可以来第二次吗？谚所谓‘辅

车［５］相依，唇亡齿寒’者，其虞、虢之谓也俗话说：‘面颊和牙床是互

相依存的，没有嘴唇，牙齿就要受冻。’这正是说的虞和虢的关系啊。”

公曰虞公说：“晋，吾宗也，岂害我哉晋君是我的同宗，难道会害我

吗？”对曰宫之奇回答说：“大伯、虞仲，大王之昭也。大伯不从，

是以不嗣［６］。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穆也泰伯、虞仲都是大王的儿子，

泰伯不从父命，所以没有继承王位。虢仲、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；为文王卿士，

勋在王室，藏於盟府［７］做了文王的卿士，对王室建立过功勋，记载他们功劳

的典册还保存在官府里。（可见虢与晋的关系比虞和晋的关系亲密得多）。将虢

是灭，何爱于虞晋国打算把虢国灭掉，哪里还会爱虞国呢？且虞能亲於

桓、庄乎，其爱之也况且虞国能比晋献公的曾祖桓叔和祖父庄伯更亲么？晋

国对桓、庄两族是应该爱护的。桓庄之族何罪？而以为戮［８］，不唯

逼乎桓、庄两族有什么罪过，竟遭到杀戮！不就是因为他们使晋献公觉得受到威胁

了吗？亲以宠［９］逼，犹尚害之，况以国乎有血缘关系并且亲密宠爱的

人，他（晋王）尚且都能杀害，何况我们是一个国家呢？”

公曰虞公说：“吾享祀丰絜，神必据我我祭祀鬼神的祭品丰盛洁

净，神一定会保佑我的。”对曰宫之奇说：“臣闻之，鬼神非人实亲，惟

德是依。故《周书》曰我听说鬼神并不对人人都亲，只依从有德行的人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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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《周书》上说：‘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上天没有至亲，只辅佑有德行的人。’

又曰又说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［１０］惟馨并不是祭祀的黍稷散发着馨香气，

只有显著的德行才芳香远闻’，又曰又说：‘民不易［１１］物，惟德繄物［１２］

人们的祭物虽然相同，但只有那有德者供的才是真正的祭物。’如是，则非德，

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神所冯依［１３］，将在德矣这样看来，如果没有

德行，人民就不会和睦，神也不会去享用祭品了。神所依凭的，就在于德行了。若

晋取虞，而明德以荐［１４］馨香，神其吐之乎如果晋国吞并了虞国，修

明德行，再把丰洁芳香的祭品奉献给神，神难道会吐出来吗？”

弗听，许晋使。宫之奇以［１５］其族行。曰虞公不听宫之奇的

规劝，答应了晋国使者借道的要求。宫之奇便带领他的家族离开虞国，说道：“虞不

腊矣。在此行也，晋不更举［１６］矣虞国的灭亡到不了举行腊祭那天。

晋国灭虞就在这次行动中，用不着再发兵了。”

冬，晋灭虢。师还，馆［１７］于虞冬天，晋国灭掉了虢国，晋军回师

时，停驻在虞国。遂袭虞，灭之。执虞公于是袭击虞国，把它灭掉，捉住了

虞公。

【注释】

［１］虢（犵狌ó）：国名，今山西平陆东北。
［２］表：外表，这里指屏障，外围。
［３］启：开启，这里指纵容其贪心。
［４］玩：玩忽，轻视。
［５］辅：面颊。车：牙床。
［６］不嗣：没有继承王位。
［７］盟府：掌管盟约、典策的官署。
［８］以为戮：即“以之为戮”，把他们作为杀戮的对象。
［９］宠：尊位，权势。
［１０］明德：使德行修明。
［１１］易：改变，变更。
［１２］惟德繄物：神只享用有德者的献祭。繄（狔ì）：语气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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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１３］冯（狆í狀犵）依：凭借依从。冯，通“凭”。
［１４］荐：进献。
［１５］以：率领。
［１６］不更（犵è狀犵）举：不必再次调动军队。更：再。
［１７］馆：借住，寓居。用作动词。

【赏析】

一篇短文，以对话的形式展开两个主张截然不同的人
物之间的冲突；同时对晋、虞、虢三国之间的关系作了揭示。
回顾历史变迁，笔笔有宗；几次引经据典，头头是道。由此
不难看出宫之奇是一位颇具文化底蕴的、富有远见卓识的
政治家。宫之奇着重从两个方面批驳了虞公的谬误，其一
是宗族血亲观念，其二是神权迷信思想。可惜的是虞公固
执己见，不纳忠言，终于应验了宫之奇的“虞不腊矣”的预
言，虞国被灭，虞公被俘。文章的结尾，是对事件结局的简
要交代，寥寥十余字，对昏君的鄙夷不屑表露无遗，“袭”、
“灭”、“执”等几个动词的运用，颇得“春秋笔法”的真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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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子 鱼 论 战

《左传》

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襄公指挥军队跟楚国人在泓水地区作战。宋

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［１］宋国军队已经摆好了进击的阵势，楚国军队却还

没有全部渡过泓水。司马曰担任司马的子鱼对宋襄公说：“彼众我寡，及

其未既济也，请击之他们人多，咱们人少，趁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河来的时

候，请您下命令，攻击他们。”公曰宋襄公说：“不可不行。”既济而未成

列，又以告。公曰等到楚国人已经全部渡过河来，可还没有摆好阵势时，子鱼

再次提醒宋襄公下令进攻。宋襄公说：“未可还不行。”既阵，而后击之等

到他们完全摆好了阵势后，襄公才发兵进击他们。宋师败绩。公伤股，门

官歼焉结果，宋国的军队吃了大败仗。宋襄公被打伤了大腿，他的警卫官当阵

身亡。

国人皆咎公。公曰宋国的人都责怪襄公。襄公却说：“君子不重

伤，不禽二毛［２］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讲人道的人在战斗中
不再度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，不俘虏那些头发花白了的年老的敌军。古代指挥作战的

时候，不利用对敌人不利的地形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［３］孤

家虽说是个亡国之君的后代，可绝不擂鼓进攻阵脚没有站稳的军队。”

子鱼曰子鱼说：“君未知战。勍敌之人，隘［４］而不列，天

赞我也您还不懂得怎样打仗。强大的敌军，处在不利的地形，又还没有摆好阵势，

这正是老天帮助咱们呀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！———犹有惧焉一
边阻塞他们前进的道路，一边擂鼓发动猛攻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！———这当中也还有些

提心吊胆呢。且今之勍者，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耇［５］，获则取

之，何有于二毛再说，当前强大的有生力量，都是咱们的敌人。即使碰上老迈

龙钟的对手，只要捉得住就要捉住他，哪里还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呢！明耻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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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让部下懂得什么叫耻辱，懂得怎
样去打胜仗，要求的是大量杀伤敌人。对手受了伤还没有断气，为什么不能去再度杀

伤他？若爱［６］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如果舍不得
对手再度受伤，那就应当根本不去打伤他；如果要同情那些头发花白的敌人，那就应当

向他们投降。三军以利用也，金鼓以声气也整个军队是要捕捉战机来

打胜仗的，擂鼓鸣金是要用来尽量鼓舞士气的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只要

碰上有利条件就该动手，利用敌人的不利地位是可以的；声盛致志，鼓儳［７］

可也凭雄壮的声势来激发起兵士们的斗志，擂鼓进攻阵形凌乱的敌军，这是可

以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［１］既济：既，尽；济，渡过。
［２］禽：通“擒”。二毛：指头发花白的士兵。
［３］成列：摆好阵势。
［４］隘：险阻，指不利地形，用作动词。
［５］胡耇：耇（犵ǒ狌）通“苟”，很老的人。
［６］爱：舍不得。
［７］儳（犮犺á狀）：不整齐，凌乱。

【赏析】

本文结合泓水之战始末的记述，以对话的形式展现了
两种对立的军事思想的激烈冲突。战局本来有利于宋国，
倘能把握战机，适时运作，获胜之可能甚大。遗憾的是宋襄
公没有听从子鱼的劝告，迂腐可笑地坚持什么“不鼓不成
列”、“不重伤，不禽二毛”、“不以阻隘”等可笑的战术原则，
一再错失战机，终致惨败，宋襄公本人也伤了大腿。
宋国战败后，子鱼的一段结束之语却颇有理论力度。

“明耻教战”，其目的就在于杀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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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介之推不言禄

《左传》

晋侯赏从亡者［１］。介之推不言禄［２］，禄亦弗及［３］晋文
公赏赐跟他一起流亡的人。介之推不讲自己有功劳应该享受俸禄，因此高官厚禄也没

有他的份。推曰介之推说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。惠、怀

无亲，外内弃之献公的儿子九个，现在只有君侯还活着。惠公、怀公没有亲近

的人，国外的诸侯，国内的臣民都抛弃了他们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。主

晋祀者，非君而谁上天还不想断绝晋国国祚，必定会有人来掌管。这掌管晋

国祭祀的人不是君侯还有谁呢？天实置［４］之，而二三子［５］以为己

力，不亦诬［６］乎这本来是上天给安排的，然而那几位却认为是自己的功劳，不

也太骗人了吗？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；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

偷别人的钱财，尚且叫他盗贼，何况是贪取上天的功劳作为自己的功劳呢？下

义［７］其罪，上赏其奸，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下面的人把贪天之功为
己功的罪过当作正义，上面的人对他们的奸邪行为加以赏赐，上上下下相互欺骗，我难

以跟他们相处啊！”其母曰他的母亲说：“盍亦求之，以死谁怼［８］你何

不也去求赏赐呢？如果不去求，因此而死了，又怨谁呢？”对曰介之推回答说：“尤

而效之［９］，罪又甚焉我已经责备了他们的所作所为，而又去效法他们，那罪

过就更重了！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况且说了怨恨的话，就不应该再吃所赏

赐的俸禄。”其母曰他的母亲说：“亦使知之，若何也使君侯知道这件事，

怎么样？”对曰介之推回答说：“言，身之文也，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？

是求显也言语，原是用来表白自身行动的，自身将要退隐了，还用得着表白吗？我

要是去讲就是想得到显达啊。”其母曰他的母亲说：“能如是乎？与汝偕

隐你能这样吗？我和你一同隐居吧。”遂隐而死于是就隐居到死。

晋侯求之不获，以绵上为之田［１０］，曰晋文公找不着他，就把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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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田作为介之推的封田，并说：“以志［１１］吾过，且旌［１２］善人用这来记下

我的过失，并且也用来表扬好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［１］从亡者：跟从晋侯一起逃亡的人。
［２］禄：古代官吏的俸给。这里指赏赐。
［３］及：到。这里指给予。
［４］置：立。
［５］二三子：犹言“那几个人”。指“从亡者”。
［６］诬：欺骗。
［７］义：把……视为正义。用作动词。
［８］怼（犱狌ì）：怨恨。
［９］尤：过错，罪过。效：效法，仿效。
［１０］为之田：作为他的祭田。
［１１］志：记下。
［１２］旌：表彰。

【赏析】

这篇短文颂扬了介之推母子不图名、不求禄的品行。
文中有两个环节值得注意品味，其一是介子推自己说出拒
绝名禄的理由———晋文公的即位主晋，乃是天意（“天实置
之”），而“二三子”却贪天之功，于是“上赏其奸，上下相蒙”，
跟这样的人是难以相处共事的；其二是介之推母子的对话，
母亲三番设问，其实是逐步深入地试探儿子内心的隐秘，即
考验儿子拒绝名禄的坚定程度。立意新颖，笔法奇特，可谓
一石双鸟，巧关两面，母子相得益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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